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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宁乡市 2026 年第十一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建设需要，宁乡市

人民政府于2026年7月30日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2026〕703号），
拟征收宁乡市夏铎铺镇香山新村范围内集体土地2.0387 公顷。现
需对位于项目区域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为确保迁坟工作顺利
进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夏铎铺镇香山新村新一家片一组
二、有关事项：现因建设施工在即，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

坟主，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30日内，速与宁乡市夏铎铺镇人民政府
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坟墓将按无主坟统一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夏铎铺镇人民政府  隆维伟 13517310145
             香山新村                何国文 13257480060
联系地址：宁乡市夏铎铺镇人民政府

宁乡市征地拆迁事务所
2026年8月11日

“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狗咬吕洞宾，不识好

人心”，这些俚语自小耳

熟能详，我却从未深究其

意。直到最近走进影院，

看了这部喜剧动画电影

《八仙！》，那些悬浮在口

头传说中千年的神仙，终

于成银幕上栩栩如生的

形象。

影片的巧妙之处，在

于它跳脱了“八仙过海”

的既定结局，将镜头对准

八人成仙之前。八个来

自五湖四海的市井小人

物，各有各的狼狈，各有

各的执念。吕洞宾心怀

拯救苍生的宏愿，却连一

只小白狗都能吓得他跌

倒在地；汉钟离背负诅

咒，只能混迹市井掩盖锋

芒；韩湘子精于算计，与

善看风水的张果老结成

经营搭档；铁拐李穷困潦

倒，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都没有，却还带着蓝采和

这个拖油瓶；何仙姑行踪

不定，来去如风，像个捉

不住的影子。神仙从神

坛上被拽了下来，落在了

人声鼎沸的市井街巷，满

身烟火气。

故事从天降浩劫启

幕，守护苍生的玉虚琉璃

灯失窃，人间生灵涂炭。

吕洞宾为寻灯来到蓬莱仙

境，被迫拼了这八个人的

“草台班子”——假借经营

道观之名，行挖掘地道之

事，混淆视听，瞒天过海，

只为从三星殿地下藏宝

阁取回神器。一开始，这

个组合的动机七零八落：

韩湘子与张果老一心搞

钱，铁拐李与蓝采和纯属

顺风搭车，何仙姑自有盘

算，曹国舅碍于身份不便

推辞。目标的不一致让

团队几度濒临解散，但奇

妙的是，在这场荒唐冒险

中，他们逐渐发现彼此身上的光。

这正是影片最动人的处理：成仙从来不

是获得腾云驾雾的法力，而是普通人的人格

成长与责任觉醒。道观开张，遵循“有求必

应”的法则，信众的愿望像待办事项一样挂

在系统上，不解决就永远消不掉。这现代化

叙事褪去了神话的缥缈滤镜，让沉淀千年的

东方传统落地生根。神仙不再是高高在上

的存在，而是被凡人愿望牵绊、被责任驱动

的“办事员”，他们的伟大，恰恰在于明知麻

烦却依然选择回应。

片中吕洞宾对汉钟离说：“我只做我认为

对的事，拯救苍生，一点儿也不蠢。”这话朴素，

却让人心头一热。吕洞宾认准了“拯救苍生”，

便一根筋走到底，即便被误解、被反咬、被嘲

笑，也绝不回头。而汉钟离的角色，恰是这种

信念最深刻的注脚。他背负诅咒、收敛锋芒、

混迹市井，表面上是玩世不恭的酒肉之徒，实

则用尽一切方式赎罪。当吕洞宾执意前行时，

汉钟离的迟疑与退缩，不是懦弱，而是深谙人

性之暗后的谨慎。但最终，他选择站出来——

不是因为他不再恐惧诅咒，而是因为在“拯救

苍生”这件事上，他愿意再信一次。八个人，不

同的出身，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缺陷，却在“做

对的事”这一共识里找到了他们的“团魂”。

吕洞宾这个角色尤为值得细品。他一袭

青衣佩剑，身姿英武，神情清冷，却偏偏怕狗。

电影中那场被小白狗吓得跌倒在地的戏，我

本是笑着看过的，直到后来得知他幼年流落

荒野，险些成为野狗盘中餐，顿时心疼不已。

这是导演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别

样致敬——被生活狠狠伤害过的人，依然选

择善良，这才显得格外珍贵。传说中，吕洞

宾奉命拿法宝收降二郎神的哮天犬，狗被收

进法宝后，他心一软，怕它化成灰，擅自放了

出来，结果反被咬了一口。宁愿自己受伤，

也不忍伤害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存在——这

样的“好人心”，何尝不是一种近乎固执的

温柔？

所以八仙里吕洞宾的传说最多。在长沙，

至今有春风街、金线街两条街名记载着他的故

事。我娘家就在金线街，每次回家走在那麻石

老街上，记忆里那古老的传说就要被脚步声惊

醒。金线街原名金线巷，又叫吕仙石巷，清康

熙《善化县志》记载得清楚：巷内有户人家得了

张吕洞宾画像挂在墙上，小孩天天对着画像作

揖，一日在路上遇见个道士与画像一模一样，

拽着人家衣服不撒手。道士也不恼，敲了块石

头给他，小孩拿回家，他爹把石头拿去，里头竟

留了一道金线，金光灿灿——“点石成金”的

故事，就一直伴随着街名流传至今。

从东汉到明代《东游记》，每个时代都

有属于自己的八仙故事，传说中的人物换

了一拨又一拨，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设

定基本不变。《八仙！》借用这些经典角色重

新创作，烙上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

它让我看懂了吕洞宾的“好人心”，也看懂

了八仙真正的“神通”：不问得失，只认对

错，将行善坚持到底。

1932 年的江西瑞金，一个木

箱子挂在了路口。长 16 厘米，宽

18 厘米，高 18.5 厘米，木头刷了桐

油，上面开了个口子，上书三个字：

控告箱。它专门收一种东西——

举报信。举报谁？举报存在贪腐、

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公职人

员。而提议做这个箱子的人，很多

人管他叫“何胡子”。他是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大管家”何叔衡。

何叔衡 1876 年出生于湖南宁

乡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38岁的

何叔衡和 21 岁的毛泽东在湖南一

师相识，两人因志同道合结为亲密

战友。1921年，两人作为长沙早期

党组织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参会的

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45岁的何

叔衡，是最年长的一位。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何叔衡当

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

为工农检察部部长。通俗地说，就

是管纪律、管反腐、管监督。

苏区政府很穷，物资匮乏，管物

资的人手指缝里漏一点就够一家人

吃好几天。再说这个政权很新，不

少干部昨天还是农民、士兵，今天就

坐在了领导位子上。权力一下子到

了手，教育和思想改造还不到位，制

度和监督也没完全跟上。何叔衡面

对的局面是：革命还没成功，但队伍

里已经有人思想滑坡了。

193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主持

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何叔

衡将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苗头作

了全面汇报，提议对贪污腐化分子

给予严惩。会议形成第

五号命令，要求各级政

府坚决执行。

何叔衡知道，光靠开

会发文不够，要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让监督成为体系。经何叔衡提议、

毛泽东批准，工农检察部增设控告

局。何叔衡建议，在各级政府、各部

门、各街道路口设置控告箱。箱体

上都是何叔衡亲自拟定的说明文

字，告诉每一个人：你有权利说话，

也有地方说话。

控告箱挂出不久，瑞金县苏维

埃裁判部就收到检举信，举报叶坪

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腐

败。何叔衡成立专案组调查，最终

谢步升被执行枪决，这也打响了临

时中央政府自成立以来反腐败的第

一枪。在中央苏区反腐肃贪运动期

间，何叔衡从严治政、严查案件，依

法惩治腐败分子，有力推进廉政建

设，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何

青天”。毛泽东同志更是高度赞扬

道：“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

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 24 日，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

何叔衡壮烈牺牲，时年59岁。

何叔衡没有走到陕北。但那些

控告箱，有一部分跟着队伍带走了，

有一部分留在了老乡家里。箱子会

被雨淋烂，会被敌人烧掉，但“监督”

这两个字，留下来了。

今天纪委门口的举报箱、网络

上的反腐平台、巡视组的举报电

话，和 1932 年挂在瑞金路口的那

个木箱子，逻辑是一样的：让监督

有入口，让正义有出口。

（作者单位：长沙党史馆）

斑马湖公园在望城区的中心地带，

是众多居民休闲的场所，内有湖泊，水

面波光粼粼，偶尔有水鸟飞过，吱的一

声，水面划过一道影子，倏然又不见了。

公园中有一片竹林。竹杆青翠挺

拔，竹叶婆娑摇曳，光影从竹叶间穿插

过来，洒落在竹林中的几张石桌、石凳

上，那些形态各异的投影，斑斑驳驳，如

一幅写意的中国画。

更有趣的是，在石桌上经常有几个

喜爱下中国象棋的棋迷。其中有位“棋

痴”，来公园休闲的人几乎都认识他，叫

他老匡。

听到叫声，老匡抬头笑了一下回应，脸上的

皱纹被挤到了一起，那是几十年岁月刻录下的

痕迹。他低头继续专注下棋，那手指头燃着的

香烟还有半截未掉落的烟灰。

老匡棋艺好，落子飞快，周边的人几乎都下

不过他，叫他“匡大师”。“匡大师”因棋下得快，

偶尔也会出漏招，招来围观者一阵幸灾乐祸的

笑声，“匡大师”即时也被调侃成“匡瓢大师”。

这天下午在竹林中又下了很久，老匡赢多输

少。棋局下得精彩，旁观者叫好声一片，还有恭敬

向老匡递烟的，他得意地点燃烟，猛吸一口，然后

把烟雾徐徐吐出。输者窘得一脸通红，只怪自己

技不如人。

这次终于有不服气的，从人群中忽然挤出

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他油头粉面，戴一副金丝眼

镜，穿件红色T恤。

“金丝眼镜”坐到老匡棋盘对面，上来就要

比十番棋赛，老匡更不示弱，满口应承。

摆好棋子后，老匡让客人先动子。

“金丝眼镜”不再客套，理一理额前的头发，

先手就架个当头炮。

老匡讪讪一笑，架起顺炮应对。几招下来，

都是常规套路，老匡似乎胸有成竹，落子更快了，

又点燃一支烟，叼在嘴上，优哉游哉地看着对手。

“金丝眼镜”藏在镜片后的眼光很平静，让人一

时捉摸不透，但落子却干净利索。

你走一招，我应一着，两人布局针锋相对。

中局又缠斗在一起，一时难分优劣。

忽然人群中“啊”的一声，大家才注意到，双

方过了几十招后，老匡最后这着像是中了圈套，

局面变得被动起来。

老匡很少碰到这种情况，他偷偷瞄了“金

丝眼镜”一眼。对方不慌不忙从裤口袋掏出一

张纸巾，擦了一下镜片，然后专注地盯着

棋盘。

老匡这才意识到，今天他碰到对手了，

因为轻敌，这盘局面自己很难控制了。

“金丝眼镜”抓住机会，发起了强有力的

攻击。老匡还在强作镇定，但拿棋子的手却

微微颤动。

“啪”，落下一子后，“金丝眼镜”抬头紧

紧盯着老匡的脸。

观众群一阵惊呼：“老匡输了呢！”

确实，第一局，老匡输了。他把棋子往

旁边一推，算是认输。

“金丝眼镜”也不计较，微笑着说：“承

让，承让。胜负乃兵家常事嘛。”

老匡输棋并不输气势，马上摆子开第二局。

“金丝眼镜”果断提子应对。

这时，观众中有给老匡打气的，也有给“金

丝眼镜”鼓劲的。两人在棋盘上你来我往，杀得

难解难分。

竹林中空气清新，有风徐徐吹过，让人心旷

神怡。林中还有啁啾的鸟鸣声，夹着棋子的落

声，浑然如“世外桃源”。

老匡再也不敢大意了，落子越来越慢，烟却

越抽越多。

“金丝眼镜”也不急，扶着镜框，冥思苦想后

才走一步棋。

经过反复搏杀，老匡终于赢了第二局。他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两人就这样从下午一直下到傍晚，连晚饭

都没吃，各有胜负。

公园里的路灯亮起来了，照在棋盘上，红车

黑马，非常醒目。只剩下几个铁杆棋迷陪着助

威，现场气氛很火爆。

两人绷着劲，互不认怂，一直下到午夜时分，

公园里的路灯都停了，周围漆黑一团，才散去的。

最后老匡和“金丝眼镜”胜负如何，我没有

细问，只是发现后来老匡在竹林中下棋，态度变

得谦虚了。

在斑马湖竹林中下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人，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棋局，热爱可以让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还是孩提时代，我便喜欢

打着赤脚在坪里走，在山路上

奔跑，一条长长的山脊上，一个

女孩张开双臂，飞驰而下。严

严实实踩在土地上的感觉，是

那么自由，耳畔带风，好像可以

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人真像

是飞起来了。

       盛夏，看着窗外的绿树遮天

蔽日，蝉鸣声声，它不知疲倦地与

阳光一唱一和，我们却蜷缩在空

调房，和万物一样，也在休养生

息。可是，就如鱼儿也要露出水

面吐个泡，我也总要出去透透气。

       一早，天刚蒙蒙亮，习惯了

放假便睡懒觉的我却穿好衣

物，信步走到楼下。夏天的清

凉扑面而来，我走在青石板路

上，昨天的水汽还蒙在石板上，

石板呈现褐色，边角布满青苔，

一股凉意沁人心脾。偶尔有几

片已经干瘪的落叶飘在路上，

踩上去窸窣作响，早晨的清爽

似乎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这片丛

林。草地上还有些湿漉漉的，

应该是水汽凝结在上面了。

 

 

 

 

 

       旁边也没有路人，我蓦然觉

得躯体有一些轻松，物我合一的

感觉袭来。我索性脱下拖鞋，让

脚板更自在，脚贴着青石板走，脚

底是滑滑的感觉，有些湿润又坚

实。踩在大地上，似乎整个人都

是最轻松的，已经不只是那一种

悠然自得，我也感受到了土地和

躯体的对语。

       高大的树木在空中打下了

一片片剪影，它们密密匝匝地在

空中舞动，却互不干扰，互不亲

近。想起有一次在大山里看到

挑山工的那双脚，因为经常负

重，脚板已经如铁板，带着褐色

的黄土颜色，肩膀负荷着重担，

他们每一步都似乎要扎进土里。

我也不愿回想，一辈子在老家方

圆二十来公里地方生活的父亲，

他用脚板丈量自己的春夏秋冬，

却悄然遁去。他脑梗偏瘫了，可

他总喜欢坐在门前，看着家门口

那一株紫色三角梅，树上缀满了喇

叭一样的花，长了小嘴一样，满树

都在对着天空说话。其实，他应该

也很想打着赤脚，在那片土地上行

走，那是与幸福更好地靠近。

        一条溪水边，清澈见底的

水给盛夏带来了舒适，我脱掉鞋

子，踏入溪水中，漫过脚踝的溪

水，一下浸润了整个躯体，“沧浪

之水濯足”，难得的松弛和舒缓

喷涌而来。听说，心理学中有

“接地练习”，也许这就是人与大

自然有了感应，脚板挨着地面，

接收到了大地辽阔的讯息。

       打赤脚走路，可以是在海边

的沙滩，还有浅浅的小溪，山林

田野，草地。脱离了鞋子的禁

锢，振衣濯足，怀想童年，我仿佛

又是那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回

到了乡村的怀抱。每一片熟悉

的叶子，每一棵树都在拥抱着

我，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年纪，如

盛夏里的那株梧桐树，叶片舒

展，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夏日暖风卷着门前池塘荷花

的清香，在农家地坪萦绕。一辆

电摩稳稳停在桂花树下，取下头

盔的，是位二十上下的姑娘。她

眼眸清澈，笑容灿烂。

“您是陈奶奶吧？我来给您

阉鸡。”

听见“阉鸡”二字，陈奶奶连

连点头。可抬眼打量这稚气未脱

的俏姑娘，心里不由打鼓：这么年

轻，会阉鸡？她身后的中年妇人，

眉眼温和，也不像阉鸡师傅。

姑娘并不辩解，径直走向桂

树下的鸡笼。她俯下身，左手轻

抚鸡头，右手一抄，一只小麻鸡已

稳稳站在掌心。“五只里，这只是

小母鸡。”陈奶奶凑近细辨，真是

母鸡。抓鸡娴熟，识鸡眼力准，老

人心里的疑虑松动了几分。

“你真是阉鸡师傅？”姑娘嫣

然一笑，弯弯眉眼如带露荷花绽

放，彻底驱散了陈奶奶的疑虑，她

马上通知隔壁的叔奶奶和张奶

奶，三家早约好，一同阉鸡。

陈奶奶住在长沙近郊。这带

以前有位老阉鸡师傅，但去年中

风了。如今电孵技术普及，土鸡

越养越多，自家儿孙爱吃土鸡肉、

土鸡蛋，城里住户也常上门采购。

没了阉鸡师傅，成群公鸡打斗，扰

得鸡不聊生。几位老人急得团团

转，辗转打听，才找来这位新师

傅。小鸡术前需断食，头晚，三家

都把小公鸡单独装进了笼子。

两 位 奶 奶 提 着 鸡 笼 匆 匆 赶

来，邻居们也来凑热闹，见师傅是

个年轻姑娘，惊愕不已。姑娘神

色从容，坐在桂树下的小凳上，左

膝绑一盏小灯，掏出一把银亮小

刀。“奶奶，麻烦递下鸡。”

陈奶奶递过小鸡。姑娘左脚

踩鸡腿，右脚压鸡翅，左手拨开鸡

腹细毛，右手刀刃精准切入。刀

尖携着膝头灯光探进腹腔，轻轻

一挑，两粒浑圆的鸡籽滚落，不见

一丝血迹。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小鸡全程几乎无挣扎，放回笼中

才低叫一声，抖抖羽翼，若无其事

地踱步。

旁人计时：四只鸡，六分钟。

这惊人的速度，比“女师傅”的身

份更让人震惊。

“姑娘，怎做这行？”陈奶奶忍

不住问。

“学校教的呀，我读的是兽医

专业。”姑娘微微抬眼，露出笃定

的笑意。

她还备有消炎药、驱虫药。几

位奶奶又围着她母亲购药，唠嗑。

母亲利落地递药间，笑着道出原

委：因附近没了阉鸡师傅，姑娘上

学时常拿自家鸡做实验，邻居们见

她技术好，纷纷请她帮忙。她一毕

业就索性干起这行，没想到生意挺

好，每天订单排得满满当当。

三家十七只公鸡，姑娘半个

钟头便处置妥当。这要搁以前的

师傅，可能要大半天。以前阉鸡

靠的是老师傅的直觉，现在靠的

是年轻人的科学。手艺没变，但

干这行的人，和这时代的底气，都

不一样了。

陈奶奶家还有一窝更小的鸡，

五十多只，在栅栏里觅食。姑娘目

光一扫，便指出其中有九只公鸡。

“这么小，一眼就能分清？”陈

奶奶惊叹。

“这鸡也可阉了，但已喂食，

过几天我再来。”

陈奶奶打心底喜欢这姑娘。

长相秀气，待人温柔贴心；看她操

刀，如欣赏艺术般享受。本想留

她午餐，姑娘笑着摆手：“奶奶，我

不能吃，还有很多小鸡未进食，等

我去哩。”

陈奶奶不便强留，将几瓶酸

奶塞进她手里。

电摩稳稳驶出地坪，沿着荷花

盛开的池塘渐渐远去。曾经专属

乡间老汉的粗陋手艺，在这位二十

岁姑娘手中，变得轻盈、精准。她

以专业学识为根基，用踏实手艺打

破世俗偏见，不仅解了乡亲们的燃

眉之急，更让这门老手艺，在年轻

一辈的坚守里，重焕出如夏日荷花

般鲜活、芬芳的生机。

前几日，立秋节气如期降临，但长沙的立秋

并不代表暑气骤然消失，立秋之后还有二十四

个秋老虎，更何况今年的立秋还有“母立秋热死

牛”之说。但秋天毕竟已来到长沙。秋色必定

会让长沙进入惊艳时刻。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如果

说年轮是树木成长的镌章，落叶则是生命轮回

的旌旆。在今年立秋之后的某个午间，我随手

抽取书柜中的一册书籍，几片金黄的银杏叶从

书页中滑落，逸出淡淡的清香、与杯中散发的茶

香相得益彰。前日午间，正值立秋节气，我漫步

于望麓山中，树上仍旧郁郁茐茏，在林间我想起

去年深秋我也曾漫步这里。其时，小路铺满落

叶，秋色满梢，银杏黄了，流金溢彩；枫香

红了，似醉绯红；乌桕绚丽，浓妆艳抹……

那时，我随手拾了几片银杏、枫树和乌桕

叶夹在书册间。经过近一年的时光，树叶

的纹理更加清晰，我轻轻摩挲好似抚摸久

经风霜之人的双手。

“悲哉秋之为气也！”秋天的悲凉出现

在两千多年前宋玉的辞赋中，也在汉乐府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的焦虑中，更

在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

台”的愁叹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各有

风姿，四季轮回本来无所谓悲喜。一切皆

缘于人触景生情，人们赞叹于生命在春天

的萌动、夏天的繁盛，感叹于秋天的萧瑟、

冬天的凋零，是对于时光易逝、岁月不返，

人生没有归路的惋叹与伤感。

秋容注定悲苦？亦未必！枝繁叶茂后的丰

收，繁花盛开后的成熟，绚烂之后的敛藏，更添

几份成熟之美。于是，明朝刘继儒在《小窗幽

记》中将“春暖秋凉”并称为“良辰美景”，相较于

“全凭狂花疏柳安排”“几分春色”，“一派秋容”。

在刘禹锡的眼里和心中，秋天和春天同样是色

彩缤纷的，相对于使人迷离狂躁的春色，“山明

水净夜来霜”的秋色更使人神清气爽。于是，赞

美“我言秋日胜春朝”。

回想孩提时代，最令人期盼的节日是春节，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插田”。最令人欣喜的时

令还是丰收的深秋，一箩箩的稻谷“筐”进深阔

的谷仓、一担担红薯藏进幽暗的地窖、一

篮篮柑橘挂满高昂的屋梁……此时的乡

间，处处洋溢着淀粉的香甜：灶间蒸煮着

温润喷香的白米饭、水井旁垒起火堂支

起大锅溜制红薯粉、酒娘们开始酿造过

年的米酒、街角响起爆米花的响声……

已经收割晚稻的田野最为空旷和结实，

可奔跑、可撒野、可躺平，是牧童恣意洒

脱的天堂：林间深红浅黄，融入层林尽染

间，化身为小精灵的我们和鸟雀虫鱼一

起跳跃，啄食着山果，享受着大地的恩

赐；天际旷达高远，仰望蓝天间，南归的

大雁长鸣阵阵，幻想着自己能够飞入雁

阵，翱翔天际。

那年秋天，父亲还很壮实、母亲还很

娇美。他们也拾秋、纳秋、藏秋。山间扛

锄劳作间歇，母亲偶尔也拾掇飘落的红

枫用稻草捆扎成花，系于牛角牛尾聊以

装饰。但更多的拾纳，是霜降后采集草

药，漫山遍野的山菊、白花蛇舌草、米浆

草在秋天成熟。山菊、七叶一枝花尚能

在草丛灌木间绽放出或黄白相间或红艳

醒目的山花，但白花蛇舌草、米浆草、天

门冬却花小如苔，毫不显眼，“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这些散热解毒的草药

是农人们缓解头痛脑热的良药；跨上高

沟深涧，偶尔也能采到玉竹、

黄精、天麻、淮山等补气益阴

的良药。“幽人只采黄精去，不

见春山鹿养茸”，平平常常的

雪峰山地鲜有山珍，但野生黄

精却是极珍贵的佳品。

翻开书册，抚摸着

这个正在重来的秋天里

的拾秋成果，几片红叶

聚汇成花。无论是乌

桕，还是枫叶，抑或

银杏都形似人的手

掌，纹路酷似掌纹。

世 间 万 物 都 有 灵

性，叶纹正是森林

留给世界的暗示或

明证。我们把秋之

精灵拾纳，秋天和

大自然也必会将我

们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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